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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在撰写这些《创世记》释经讲章这一漫长工作的过程中，我最重要的资产是芭芭拉——与我相伴四十四个寒冬的灵魂伴侣。首先，她甘心让我腾出时间完成必要的写作工作；其次，她在清晰性与切题性方面有着“直击要害”的敏锐判断力。她那一句句“那又如何？”的追问，对我而言既是良药，也是拯救。

我也必须感谢我的行政助理——莎伦·弗里茨女士（现已退休）和宝琳·埃普斯女士——她们以愉快而勤勉的态度，并对准确性与细节的关切，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一如既往，赫伯·卡尔伯格在校对与交叉核对参考资料上的付出，对我和读者而言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同样，泰德·格里芬精湛的编辑工作，也大大提升了本书的质量。

最后，我要向学院教会（College Church）的会众表达由衷的感激；他们的代祷与专注聆听，使所宣讲的上帝之道得以被高举。

给宣讲上帝话语者的一段话
有时，当我在讲道时，会格外清楚地感受到上帝的喜悦。我通常是通过一种不寻常的寂静意识到这一点的。原本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停止了，长椅也不再吱嘎作响，会堂里出现了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安静——我的话语便在其中如箭一般飞驰。我体验到一种被提升的口才，使我声音的节奏与音量更加强化了我所宣讲的真理。

没有什么能与此相比——圣灵充满人的风帆、对祂喜悦的感知，以及意识到在听众当中正发生着某些事情。当然，这样的经历并非我独有，因为成千上万的传道人也有类似、甚至更深刻的经历。

当这一切发生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对祂笑容的感受？对我而言，答案来自古老的修辞学范畴：logos、ethos 和 pathos。

祂喜悦的第一个原因是 logos——就讲道而言，就是上帝的话语。这意味着，当我们站在上帝的子民面前宣讲祂的话语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功课：我们对经文进行了释经，在语境中深入探究其词语的意义，并运用健全的诠释学原则来解读经文，使我们明白这些话对当初听众的含义。这也意味着，我们经过长期的劳苦，直到能够用一句话清楚表达经文的主题——使讲道大纲自然地从经文中生发出来。如此，我们的预备就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我们宣讲时，我们所传讲的不是自己关于上帝话语的想法，而是上帝真实的话语——祂的 logos。这是在讲道中讨祂喜悦的根本所在。
在讲道中认识并经历上帝喜悦的第二个要素是 ethos——也就是你这个人的生命本身。讲道事奉中潜藏着一种普遍的危险，就是人的双手与内心被圣物“烫得麻木”。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曾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一位列车长因长期而高声地报站，竟开始以为自己真的去过那些地方。正因如此，布鲁克斯坚持认为，讲道必须是“借着人格来传递真理”。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活出自己所宣讲的真理，但我们必须顺服这真理，渴慕这真理，并尽可能使它成为我们 ethos 的一部分。正如清教徒威廉·艾姆斯所说：“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什么比一篇讲章更能刺透人心的了，若它是毫无矫饰、直接出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当传道人的 ethos 为他的 logos 作见证时，就会有上帝的喜悦。

最后，是 pathos——个人的热情与确信。苏格兰哲学家、怀疑论者大卫·休谟，曾被人看到前去听乔治·怀特菲尔德讲道，于是有人质问他说：“我以为你并不相信福音。”休谟回答说：“我不信，但他信。”正是如此！当一位传道人真正相信他所宣讲的信息时，必然会带着热情；而这样的信念与相应的热情，也必定会经历上帝的喜悦。

上帝的喜悦关乎 logos（话语）、ethos（你所是的生命），以及 pathos（你的热情）。当你宣讲上帝话语时，愿你经历祂的笑容——圣灵为你扬起风帆！

R. Kent Hughes
伊利诺伊州，惠顿

创世记 1:1–2
在古代，人们惯常以书卷的起首词作为书名；希伯来人正是如此，为圣经的第一卷书取名为 Bereshith，意为“起初”。当旧约约在公元前 250 年被译成希腊文时，其书名的希腊对应词被译为 Genesis，拉丁文与英文译本也逐字沿用了这一名称。这是一个极其完美的书名，因为本书向我们呈现了关于上帝教义的起源（genesis），这一教义高耸于当时异教观念之上；它也是创造教义的起源，同样远远超越周围民族粗陋的神话体系。《创世记》向我们启示人的教义，表明从起初我们既奇妙又可畏；救恩的教义同样在伊甸园中发端，并在整卷书中得到宏大的展开。

令人惊叹！我们关于上帝、关于创造、关于自身、以及关于救恩的一切认识，都始于《创世记》。它提供了支撑整本圣经的神学支柱。弥赛亚耶稣在《创世记》开篇数章中便已有其预言性的起源（参 3:15）。《创世记》对信徒之心的重要性，几乎无法被夸大。

同时，尽管《创世记》深邃而厚重，它却绝非枯燥的教科书。关于伊甸园、洪水和巴别塔的叙事，三千多年来一直吸引人心，并激发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创作。亚伯拉罕与以撒、雅各与以扫、以及在埃及的约瑟，那些质朴而史诗般的人生故事，如此根本、普世，又如此娴熟地讲述，始终令人着迷。二十世纪末的最后十年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公众对《创世记》叙事的兴趣再度兴起，甚至出现了 PBS 的专题节目，以及大量摆放在大众书店书架上的书籍。《创世记》在文学领域大受欢迎；而它又是多么宏伟的讲道素材！

纵观《创世记》，可以看见其主题结构井然有序。学界普遍认为，第 1–11 章涵盖原始历史（地球早期的历史），而第 12–50 章则是族长历史（以色列立国先祖的历史）。著名的希伯来词 toledoth，直译为“……的后代”，在《创世记》中出现了十次：其中五次指向原始历史，五次指向族长历史。进一步观察可见，其中五次用来引入叙事，另五次用来引入家谱。《创世记》的结构极为精巧。

原始历史。
前十一章向我们呈现世界的原始历史（普世历史），是通过讲述五个具有相同结构的故事来完成的。这五个故事分别是：堕落、该隐、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洪水，以及巴别塔。这五个故事都遵循同样的四重模式：
a) 罪：描述所犯的罪；
b) 宣告：上帝宣告刑罚的言语；
c) 恩典：上帝赐下恩典，以缓解罪所带来的痛苦；
d) 惩罚：上帝对罪施行惩罚。
（可参见脚注中的说明性图表。）

这里显出奇妙的恩典——之所以奇妙，是因为在这五个故事中，罪恶与随之而来的惩罚如雪崩般不断加剧，惩罚也必然愈发严厉，然而恩典总是更多。亚当与夏娃受了惩罚，但上帝怜悯地暂缓了死刑；该隐被逐出家族，但上帝赐给他一个保护的记号；洪水临到，但上帝借着挪亚恩慈地保存了人类；唯独在巴别塔事件中，恩典的成分显得较为微弱。

族长历史。
然而，这种看似“缺失”的恩典，正是为随后《创世记》12–50 章族长历史中恩典的延续作铺垫。在这一部分中，亚伯拉罕领受了一个满有恩典的应许：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参 12:3）。随后，族长时期的叙事便展开了这一恩典应许的实现。尽管族长们一再犯罪，上帝的应许却始终坚定不移。族长叙事中的救恩历史，正是对巴别塔事件中人类分散的恩典性回应。

《创世记》是一卷关于恩典的书。使徒保罗的箴言——“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 5:20）——概括了《创世记》的这一核心主题。《创世记》绝非一页来自久远古代、早已褪色的文献；它洋溢着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的心灵在第 1–11 章“罪—宣告—恩典—惩罚”的模式中被反复塑造，又在全书“罪越显多，恩典越发丰盛”的主题中被浸润时，将会经历何等的时刻！这是真正医治灵魂的良药——坚实的属灵干粮。恩典从起初就在那里——无论在原始历史，还是在族长历史中；并且，恩典永远如此。

《创世记》也向我们宏伟地启示了上帝的信实，它一再记述上帝在族长生命中的忠诚。我们看到，即便承受应许的人反倒成为应许实现的最大威胁，上帝仍然保持信实。上帝的信实如此坚定，以至于应许承载者那有罪、失序的人生，也无法使应许落空。这正是上帝一贯的作为。新约如此表达：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后 2:13）

信实是关于上帝的首要真实——也是《创世记》的真实。这并非新事，却是一切的根基。

论到人，《创世记》的见证极其深刻：人同时既真正奇妙，也真正可怕。《创世记》的大部分内容都在确认我们可怕的罪性。即便最杰出的族长，也都是无助、无望的罪人；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配得救恩。因此，我们明白，从起初开始，救恩唯有借着信心而来。摩西清楚指出，亚伯拉罕——这位最伟大的族长——正是这样得救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 15:6）。保罗在新约中多次提及这一点，在《罗马书》中论到亚伯拉罕说：“使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4:11）。堕落的人类得救只有一条路——《创世记》的道路——借着信心；从来没有第二条。

谁写了《创世记》？
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圣经，都确认摩西是圣经前五卷（《创世记》至《申命记》）的作者（参出 17:14；申 31:24；书 8:31；王下 14:6；罗 10:5；林后 3:15）。最重要的是，耶稣亲自确认了摩西的作者身份（参约 5:45–47）。当然，摩西的著作后来也经过他人适度的修订与补充；毕竟，摩西很难亲自写下描述自己死亡的《申命记》第 34 章。

圣经内部的年代线索指向公元前十五世纪后期，即出埃及前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在那段充满张力的旷野旅程中，当上帝的百姓向往应许之地时，他们自然会追问：亚伯拉罕和那些把他们带到埃及的族长是谁？更进一步，他们还会追问自身最终的起源。因此，上帝以祂的话语临到摩西，不仅赐下《创世记》，也赐下我们所称的《摩西五经》——圣经的前五卷。

当我们如今思考《创世记》的开篇经文时，必须谨记：以色列人刚刚脱离埃及圣殿与金字塔中压迫性的多神信仰——那里充斥着太阳神与月亮神。在埃及，异教神话与以色列的独一神信仰正面冲突。埃及人反对独一的创造主，宣扬泛神论，并以诸神之间的爱情、繁殖的神话，以及标定天地的战争传说来支撑其信仰。他们的祭司每年通过表演这些神话，期望借着重演来创造生命——而这并非毫无影响；上帝的一些子民确实曾屈服于尼罗河流域华丽的宗教仪式。

于是，摩西直面这一切。《创世记》的开篇经文，将永远确立关于上帝、宇宙与人类的正确理解。摩西以一种激进而宏大的宣告，确立了独一神信仰对多神信仰的彻底胜利。
他的文风是平静、庄严、克制而宏伟的。摩西并未屈尊去点名异教的世界观，而是以审慎而肃穆的陈述来回应它们；借着沉默与含蓄的暗示，否定了那些相对立的宇宙论：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1–2 节）。
这里的重点有三重：首先是上帝，其次是宇宙，最后是大地。
上帝与起初

剑桥丁道尔之家（Tyndale House）前院长德里克·基德纳（Derek Kidner）指出，圣经第一句话以上帝作为主语并非偶然，因为此处的神名“以罗欣”（Elohim）主导了整章——全章约出现三十五次，一再吸引读者的目光。基德纳的要点是：这一段，乃至整卷《创世记》，从始至终都是关于上帝的；若以任何其他方式来阅读，都是误读。我们将始终把这一忠告放在首位，尤其是当《创世记》开始聚焦于作为历史起初与终末的上帝之子时。

令人惊异的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就嵌入在经文最初的三个希伯来词中（Bereshith bara Elohim）：因为“上帝”（Elohim）是复数形式，而“创造”（bara）却是单数动词——上帝（复数）创造（单数）。一方面，圣经教导上帝是一位：“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申 6:4；参林前 8:6）；另一方面，圣经同样清楚地启示上帝是三个位格（参太 28:19；林后 13:14），并且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在创 1:1–2 中是上帝与圣灵；在约 1:1–3、10 中是上帝与圣子；在西 1:15–17 和来 1:1–3 中是圣子。因此，我们在圣经启示的前三个词中，就遇见了那位令人敬畏的三一上帝！

上帝在起初就在那里。这里的语境指的是时间本身的“起初”，而不是永恒之中的某个时刻。后来，摩西以优美的诗句表达了上帝在起初的同在：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诗 90:2）
无论我们望向起初或终末那逐渐消失的地平线——上帝都在那里，并且一直都在那里。

更进一步，上帝是从无创造万有。“可以说，动词 bara（‘创造’）同时包含了完全不费力与‘从无创造’（creatio ex nihilo）的观念，因为它从不与任何材料的陈述相连”（冯·拉德）。信靠上帝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此作了精确的阐释：“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来 11:3；参赛 40:26；启 4:11）。

摩西宣告，在上帝发声使万有存在之前，并无任何事物存在；这一宣告直指他百姓刚刚脱离的多神论与泛神论。今日，这一宣告同样成为对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回答——这些思想主张，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是物质的、物理的事物。正如卡尔·萨根畅销书《宇宙》的开篇所言：“宇宙就是一切曾经存在的、现在存在的、以及将要存在的一切”——物质就是神！众所周知，这种世界观在过去一百年中主导了科学领域；并且有些人不惜违背一切逻辑为其辩护，只因惧怕“神圣的一只脚”会踏进门来。尤其是，对唯物主义的绝对忠诚，构成了达尔文进化论及其可疑、且日益失去信誉的自然选择学说的信条。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设计运动的兴起，以及诸如迈克尔·比希（Michael Behe）的《达尔文的黑盒子》这类重量级著作的出现，已迫使一些传统的达尔文主义者开始退却。智能设计提出的问题，使达尔文主义者只能凭着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信心”来回答。正如威廉·丹布斯基（William Dembski）在《单纯的创造》（Mere Creation）一书的导言中所写：
“达尔文给了我们一个创造的故事——一个没有上帝、由无指引的自然过程完成一切的故事。这个创造故事已经主宰了一百多年，如今正走向终结……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基督教世界的终结》中写道：‘我自己深信，进化论，尤其是它被应用到何等程度，将会成为未来历史书中最大的笑话之一。后人将惊讶于，如此薄弱而可疑的假说，竟能以如此难以置信的轻信被人接受。’”
那么，你说奇不奇妙？圣经是对的。没有上帝，创造不可能发生！

起初，上帝以多而合一的方式存在——即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起初，上帝从永恒到永恒而存在。起初就是上帝——在宇宙中连一个物质原子尚未存在之前，上帝已经存在。

上帝与宇宙（第 1 节）

“起初，”摩西说，“上帝创造天地”（第 1 节）。摩西在此使用了极为专门、且经过锤炼的词汇。“创造”一词在圣经中只用于上帝；唯有上帝才创造。在《创世记》第 1 章中，“创造”这个动词仅用于上帝计划中最关键的事物：宇宙（1:1）、有生命的生物（1:21），以及人类（1:27）。
“天地”这一组合用语同样极具专属性。这是一个对举修辞（即以两个相对的词表达整体），其含义就是：“起初，上帝创造了宇宙。”上帝创造了受造界中一切存在的事物。

剑桥大学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被称为“自爱因斯坦以来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其畅销书《时间简史》中指出，我们的银河系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旋涡星系，从其他星系看起来，好似糕点卷中的一圈旋纹，其直径超过十万光年——约六百万亿英里。他说：“我们如今知道，我们的银河系只是使用现代望远镜所能观测到的大约一千亿个星系中的一个，而每一个星系本身又包含大约一千亿颗恒星。”
一般认为，这一千亿个星系之间的平均距离约为三百万光年；而每一个星系本身直径达六百万亿英里，并包含一千亿颗恒星！除此之外，埃德温·哈勃基于多普勒效应的研究显示，所有光谱偏红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几乎所有星系都是红移的。因此，宇宙正持续不断地膨胀。有些估计认为，最遥远的星系距我们约八十亿光年，并正以每小时两亿英里的速度远离。最后，宇宙膨胀这一事实本身，就要求宇宙必须有一个起点，尽管霍金如今对“大爆炸”是否是这一开端持怀疑态度。

不仅如此——上帝创造了宇宙中那一千亿个星系里的每一粒尘埃。祂创造了每一个原子——那些亚显微的“太阳系”，其中包含名称颇具趣味的夸克（源自詹姆斯·乔伊斯《献给马斯特马克的三夸克》）、轻子（与“寡妇的两个小钱”所用的希腊词相同）、电子，以及中微子（意为“微小的中性粒子”）——这一切都没有可测量的体积。

创造的威严与浩大，正是《约伯记》第 38 章、《诗篇》第 19、33、136 篇，以及《以赛亚书》第 45 章等著名圣经诗篇的主题。《以赛亚书》第 40 章多次提及创造，并最终达到这样的表达：
以赛亚书 40:25.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26.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权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
摩西所说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句话的力量，并未被出埃及的一代子民忽略。西奈的夜空、银河那如轻纱般的天幕、彗星的轨迹，以及间歇出现的流星雨，都向他们歌唱一位全能的创造主——一位关怀祂百姓的上帝。难怪会有诗歌涌现！我们何等需要超越自身生活中的拥挤与雾霾，仰望我们的创造主——那位关怀宇宙的看顾者。

上帝与大地（第 2 节）

摩西引言的下半部分把我们的视角带回地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 2 节）。这里的视角是以地为中心的——从地上的层面来看——而从这一角度，大地被描绘为不适合居住的。
“空虚混沌”的希伯来文具有节奏感（tohu wabohu），这是一个常用表达，用来形容一个失序而空无的地方，因此是不适合居住、也无人居住的——正好与六日创造完成之后的大地形成鲜明对比。

覆盖在这不适宜居住的大地之上的，是“黑暗”，用以强调其空虚。黑暗对人而言是不可穿透的，但对上帝却是透明的（参诗 139:12）。上帝就在那里。在黑暗之下、覆盖大地的，是“深渊”——原始的海洋。著名的《创世记》注释家翁贝托·卡苏托（Umberto Cassuto）对此给出了如下的描绘：
正如陶匠要塑造一件美丽的器皿时，首先取一团泥土，把它放在转轮上，按着自己的心意加以塑形；同样，创造主也先为自己预备了原始的材料……目的是随后赋予它秩序与生命……正是这种属地的状态，被称为 tohu 和 bohu。

然而，在这原初的混沌之上，却漂浮着难以言喻的美——“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动词画面在摩西最后一首诗篇中变得格外清晰，他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一只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翱翔”（申 32:11）。我们曾见过飞鸟振动翅膀，悬停在空中。上帝的灵就这样如同抚育的飞鸟，盘旋在黑暗之上，为第一日的到来作预备。

当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希伯来文中“灵”一词也可意为“气息”，圣经开篇话语的美感与属灵对称性便更加清楚了。上帝创造的气息运行在水面之上；而在第一日，这气息将化为言语——成为祂的话语。诗篇 33:6 正是这样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灵与上帝的话语之间的关系，正如气息与言语之间的关系。第一日的神迹，将以上帝说话、使光进入存在并照耀在黑暗中而开始。使徒保罗将这一真理应用在我们黑暗的心中：“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 4:6）。正如上帝的灵盘旋在黑暗的水面之上，祂也同样运行在世人黑暗的心上，为上帝的话语作预备，使他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上帝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宇宙！祂也同样能使你成为新人。

起初有上帝；
终末仍然是上帝。

《创世记》是关于上帝、关于宇宙、也关于你。
《创世记》是一卷关于恩典的书。

愿我们在研读这卷“起初之书”时，祂的恩典丰丰富富地临到你我。
